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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土舞蹈创作存在着文化表层化、符号化现象，许多作品只是将地域文化元素简单的搬用，没有把符号的内涵同舞蹈本身结合起来。地域文化符号不是随意可以用来装点的外在标签，是地方人民的生活生产的一部分，包含着特有的文化精神。舞蹈编导不能只停留在对民俗形象的简单复制上，而应当寻找符号由静态的文化符号变成动态的身体语言的转化方式。以舞蹈编创实践为依托，分析地域文化符号转译到作品中对于作品文化内涵的塑造、地方文化传承、舞蹈创作体系的充实所具有的现实意义，就符号筛选提炼、身体转译、舞台融合等各方面提出可操作的编创执行策略。
一、地域文化符号在舞蹈编创中的转化运用意义
（一）深化舞蹈作品的本土精神内核
用地域文化符号进行转化运用，能促使编创跳开动作拼贴浅层的创作方式，给舞蹈文本赋予可靠的、结实的精神根基。直接使用民间现成的动作，作品很容易沦为民俗场景的影像复制，不能把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传达出来。编导对地方群体生命经验、价值观念的解读、拆解、重组之后，就将地方群体的符号体系放入舞蹈的叙述当中。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只是停留在肢体的外表，也能随着身体语言的流动去体会符号所蕴含的集体记忆。
舞剧《只此青绿》是典型的，以《千里江山图》为代表的江南地域文化静态符号作为中心，没有直接还原画卷的色彩和形象，而是从山石重叠、峰峦起伏的线条力量入手，把这种力量转化成舞者蹲、沉、折、叠的形体。青绿腰不是对山水外形的简单复制，是把宋代山水审美的沉稳、坚毅气质注入到身体里，把静态的古画升华为有情感力量的舞蹈，具有很强的文化辨识度，打破传统山水题材舞蹈的模式化表现，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越来越强。
（二）搭建地域文化活态传承的传播载体
舞蹈本身就具备可以被看见、被共情的传播优势，经过艺术转化之后的地域文化符号能够符合当下大众审美，也成了新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。大量的传统地域符号都是依附于节庆活动、手工艺、口传习俗而存在的，没有向外辐射，其受众范围逐渐缩小。舞台空间给静态、小众的文化符号赋予了动态的演出环境，肢体语言降低了民俗文化被理解的难度，普通观众不需要对民俗有系统的了解就可以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特点。
群舞《沙湾往事》以广东沙湾的粤乐文化符号为根基，用粤乐乐谱、祠堂文化、水乡生活这三种符号作为根基，把粤乐演奏姿势、撑船劳作的身体记忆用舞蹈段落表现出来。作品常年在剧场、艺术院校、公共文化舞台巡回演出，使岭南水乡音乐文化、宗族文脉摆脱了古旧的祠堂、乐社的束缚，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把文化传承下去，打破了传统文化单一保存的模式，拓宽了地方文化活态传承的路径。
（三）拓展当代舞蹈编创的创作资源边界
地域文化符号的丰富多元给当代舞蹈创作提供不同的题材选择，也避免了舞蹈语汇趋同、选题雷同的创作困境。现代舞蹈创作会陷入已有的模式的循环当中，创作者的动作素材大多是经过成熟的舞蹈作品提炼出来的。各地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纹样、劳动方式、民俗仪式和服饰纹饰都具有可以开发成新的肢体语言的资源。创作者不断去发掘本土符号资源，有希望形成地域特有的动作体系，使民间舞蹈由模仿借鉴走向自主原创，丰富中国舞蹈创作资源。
以云南原创舞蹈《云南映象》为例，编导深入到村寨去采集彝族、傣族、哈尼族等各民族原生的身体符号，把舂米、织布、祭祀、跳丧这些原生的劳动和仪式动作提炼并重新塑造，摆脱了传统民族舞蹈程式化的束缚，以本土文化符号为基础建立了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身体语言，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原创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样本。
（四）丰富舞蹈作品的审美层次，构建差异化的舞台审美范式
每一类地域文化符号都有其独有的审美逻辑，不同于通用的、模板化的舞台审美，给舞台质感赋予多种可能。当下很多舞蹈创作都采用了趋同的体态、构图以及节奏的视觉效果。编导用符号转译把本土独有的造型思想、色彩爱好、动静节律带入到编排当中，把质朴的、热的、空灵的、沉重的本土审美特征带入到肢体当中。创作者从乡土风物、民俗传统里吸取审美基因，做到作品的外在形象美以及内在情感美相互呼应。符号转化后形成的舞蹈语汇是写实性与写意性的统一。
以陕北民间舞蹈《黄土黄》为例，选取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符号，抓住黄土文明厚重、热烈、顽强的审美特点，以腰鼓动作为主要的符号进行提炼，抛弃了对精致柔美舞台范式的追求，依靠短促顿挫的发力、大开大合的调度来塑造出黄土地特有的粗犷审美形态，形成了不同于江南、西南舞蹈的独特的审美范式。
二、地域文化符号在舞蹈编创中的转化运用策略
（一）立足在地田野调研，筛选适配舞蹈表达的核心符号
符号选取是转译工作的开端，不能只靠网络信息、二手文献进行素材采集，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。调研阶段要完全浸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、民俗仪式里，收集符号的原始生存环境，并且加以区分表层的视觉符号以及深层的精神符号。纹样、特色器物等有较高辨识度的视觉符号一般用作舞台辅助手段，带有集体情感记忆的仪式性行为、重复性的劳作姿态更适合成为舞蹈语汇的主要内容。编导围绕作品主题对所采集的素材加以分类筛选，剔除文化内涵单薄、没有主线的素材，选择文化符号的代表性高、有身体转化可能性的素材。
筛选标准要体现典型性与舞台性，不能用符号的数量来论胜。编导在梳理符号背后历史脉络、民俗禁忌的时候要避免出现文化误读。确定核心符号之后，确定整个作品的情感基调，为之后的身体转译指明方向。严谨的前期筛选，从源头上防止出现符号堆积的状况，确立文化主线，削减重形式轻内涵的创作弊端。
在创作前期，编导团队多次前往沙湾古镇，走访当地的粤乐传承人以及老居民，对祠堂镬耳墙、雕花窗棂等视觉符号与粤乐人演奏、水乡摇橹等行为符号进行了区分，最后确定粤乐传承人坚守的隐性精神主线，选择演奏姿态、水乡行舟动作作为身体符号的核心，建筑纹样只起到布景、服装装饰的作用，主次分明。
（二）拆解符号内在结构，完成静态符号向身体语汇的转译重构
原生静态符号没有舞蹈性。编导对符号外在形象与内在含义进行拆解，按照人体运动的规律去完成身体的转变。对纹样线条、器物轮廓、自然地貌这些静态符号加以挑选，主要抓住线条的走向，张力的联系，节奏的特点，把其转变成肢体的运动轨迹，定格的造型以及气息的停顿点。编织纹样交错的结构可以演变为舞者穿梭缠绕的队形、手臂流动的线路，山石的层叠轮廓也可以演变为身体高低起伏的造型。
对于仪式性的原生动态符号进行转译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，去除了仪式所具有的实用性功能，只保留动作所承载的情绪质感，用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对发力方式、力度、速度进行修改，符合舞台表演的需求。转译严格遵循舞蹈本体的规律，不会生搬硬套符号的外形，坚持重神韵、轻摹形的原则，保留符号的精神内核，弱化写实模仿的痕迹。同一个符号可以用不同的动作素材来表现静态造型、流动短句、对比段落。编导对转译的素材进行重新编排，使整个舞蹈语汇完整有条理，所有的肢体动作都指向符号所蕴含的文化意义。重新塑造出来的身体语言要具有地域文化识别性，也要符合舞蹈的审美逻辑，让文化符号与舞蹈本体达到共生共荣。
《只此青绿》对山水符号转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，编导对画卷中山石的层叠、舒展、陡峭三种形态进行拆解，提炼出线条沉缓的张力，用“等待”、“险峰”、“青绿”这三个不同的身体短句表现出来，没有直接画山、模仿山石的形状，而是把山体的气韵融入到舞者的躯干、脊柱的屈伸当中，完成了静态的绘画符号到动态的舞蹈语言的转化。
（三）把握符号情感基调，依托舞蹈叙事串联符号表达逻辑
零散的符号动作素材要通过有条理的叙述线索来串联起来，而情感基调就是贯穿所有符号的主线。不同的地域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情绪特质有较大差别，农耕符号多带有沉静质朴的情感色彩，节庆符号多带有外向热烈的情感色彩，祭祀符号多带有庄重内敛的情感色彩。编导确定作品大体上要采用怎样的叙事基调之后，按照叙事的起承转合来安排符号素材，使符号的呈现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变化。叙事开端用凝练的符号造型来营造地域氛围，发展段落用符号衍生的动作短句展开故事线索，高潮段落释放符号承载的情感，结尾用简练的体态收束意义。
符号段落之间情绪连贯没有被割裂。同一个符号可以对不同的叙事阶段加以不同的处理，依靠力度的变化、空间的安排来达到表意层次的提升。叙事编排摈弃了说教式的叙述，用肢体自然的传达符号所蕴含的意义。编导用叙事逻辑把所有符号化动作集中在一起，使观众随着剧情发展去理解符号的意义，而不是孤立地认识一个个的文化符号。
舞剧《一把酸枣》把晋商文化符号作为主题，酸枣、算盘、走西口是三个主要的符号。编导按照少年学艺、相爱离别、远赴塞外的叙事线来安排符号的动作，在开头用拾拾酸枣轻柔的身体动作来营造出晋地的乡土气氛，在中间用算盘的动作越来越快来表现商号的繁忙，在高潮段落把走西口的跋涉姿态融入其中，酸枣符号由信物逐渐升华为对家乡、对感情的寄托，符号的意义随着叙述而加深。
（四）依托舞台多维媒介，辅助强化地域文化符号的氛围感塑造
舞蹈是综合性舞台艺术，编导可以协调服装、灯光、布景、音乐等舞台元素共同营造文化场域，所有的媒介使用都是为了肢体语言的展现。服饰从地域符号中提取色彩、纹样，用局部装饰的方式，不完全复制服饰，使服饰不压倒身体语言。灯光色调、光影造型应符合符号气质，表现山川风物符号一般用柔和漫光，表现石刻、青铜类的棱角分明的符号可以采用硬边光束，用光影加强身体符号。舞台布景走简化的抽象化路线，大都以符号剪影的形式出现，用符号剪影的方式避开了实景堆砌造成视觉负担。
音效属于符号转化范畴，地方方言片断、特色的乐器音色、劳作的声响都可以提炼成节奏素材与肢体节奏产生呼应。各种舞台媒介只是起辅助的作用，身体语言才是承载文化内涵的第一种媒介。编导掌控各种视觉、听觉元素的量，避免造成媒介的过分拥挤而使舞蹈本身被掩盖。多维媒介以及身体符号互相配合创造出沉浸式的文化场域，使观众能较快地走进作品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之中，对符号所承载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。
《云南映象》运用大量的鼓、葫芦丝、木叶等云南本土的乐器作为音效符号，布景多用剪影化的神山、梯田轮廓，服饰只在袖口、腰带处出现一些民族纹样，所有的舞台元素都用来烘托身体的表现，不会干扰舞者动作的主要位置。
（五）贴合当代审美取向，适度调适符号表达适配受众审美习惯
原生地域符号产生于传统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中，有些原生表达方式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意识存在一定的差距。编导可以在保持文化内涵的基础上，对表达的形式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。很多传统的民俗原生动作节奏缓慢内敛，直接上舞台会和年轻观众产生审美上的隔阂。保留动作的内在气韵，改变发力的节奏以及空间的安排，给当下的舞台赋予更多的变化。符号表达适度抽象化，缩减直白写实的运用，留白技巧扩大了想象的范围。
调适有明确的底线，文化内核、族群公认的核心精神不能随意修改，创新调整只对形式进行调整。编导分层设计受众，对大众展演的版本进行简化晦涩的隐喻，对专业剧场创作可以有更丰富的符号。创新不是无边界的解构，所有的改编都是从前期田野调查中来的，不能脱离文化根基去进行猎奇式的改编。审美调适可以缩小地域文化符号和当代受众之间的距离，促进地域文化符号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可，给本土舞蹈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（六）建立复盘校验机制，规避符号转化过程中的文化误读与表达失衡
地域文化符号转译全程存在误读的风险，编导要创建分段的校验体系来保证文化表达的正确性。排练结束时创作组邀请当地的原住民和民俗学者观看演出，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检验符号的含义是否符合原意，及时纠正符号有误、民俗使用不当的现象。校验重点排查两类偏差：其一为符号浅表化，仅复刻外形，丢失精神内核；其二为符号过度解构，改动超出文化共识的范围，产生文化失真的情况。
编导始终把握舞蹈本体和文化元素之间的比例关系，不能使作品变成民俗表演的独角戏。多轮排练阶段依据现场观众的意见对段落时长、动作难易、表现顺序做相应调整。对复盘校验嵌入素材转译、片段编排、成品彩排全过程不能只做一次收尾的工作。不断对文化真实性和舞蹈艺术性进行检验，保证符号转译准确规范，使作品可以传达出地域文化内涵的同时又符合舞蹈艺术的规律，减少编创过程中出现的失误。
《云南映象》的创作阶段，编导多次请村寨的老百姓、民间艺人去观看排练版，调整了一些仪式动作的改动幅度，避免对祭祀符号的随意改动，在艺术创新与文化尊重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。
结束语
地域文化符号到舞蹈语言的转换不是简单的元素复制，而是把文化意蕴、本土审美和肢体艺术三者融合在一起的过程。编导要沉心在田野调查中寻找符号精神神韵的主线，依靠叙事串联动作素材，通过舞台媒介烘托氛围，做到文化真实性和当代审美的统一。合理的符号转译可以加强舞蹈作品的文化含量，利于本土文脉的活态传承。未来舞蹈创作者要继续深耕本土资源，更新符号转译方式，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、能感染当代人又具有艺术价值的舞蹈作品，促进本土舞蹈创作质量的提升。
